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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男人为主的作品，但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女性观，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美的否定和红 

颜祸水的观念，显示出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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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s to Feminie Revealed by Water Margi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ONGYang 

(College ofHumanities，Hua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Water Margin，though a work dedicated to asculinity，reflects an in—depth view of feminity complying with Chinese traditions 

by focusing on a denial offeminine beauty and an attitude ofviewing WOrllen as the SOUl"ce oftrouble，which reveals a profound influence ofthe 

ta'aditional culture on Chines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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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是一部描写英雄好汉的作 

品，其主要表现的内容是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和 

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豪迈气概，全书“没有丝毫脂粉气、绮 

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直的阳刚之美”。⋯众多有关《水浒》的评 

论也大多立足于英雄主义的阐发。但是，细读《水浒》就会发 

现，其中的女性角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作者为表现英 

雄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尽管书中的女性形象为 

数不多，在全书人物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微小，而且也不是 

作品所要表现的重点，但是，作者在描写这些女性形象时，却 

有意无意地对我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女性观念做了一 

次集中和充分的表现，显示出这些观念已深深渗入作者的思 

想，变成了作者书写意识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窥见这些观念 

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之深。 

一

、 对女性美的否定 

提到古代对中国女性品行的要求，我们常常很自然地想 

到“三从”、“四德”。“四德”即是指“女德”、“女言”、“女容”、 

“女工”，其中似乎有对女子容貌的要求。我们现在要赞美一 

个女子，也总是说她容貌美丽、性格温柔、心地善良。“四德” 

里的“女容”却不是指女子的容貌要美丽，相反，是说容貌不 

必太美丽，只是必须收拾得整齐干净，穿着打扮不必过于华 

美，只要恰到好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不仅不认 

为女子貌美是一件好事情，而是恰恰相反，认为长得太漂亮 

的女子往往品行不端，而且心肠狠毒，即所谓有美色者必有 

淫心，有淫心者必有歹意。总之“美”与“恶”相伴，而与“善” 

相对立。《水浒》中的女性形象就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美”与“恶”的统一 

综观《水浒》中的女性形象，凡是容貌美丽的几乎没有一 

个是品行端正、心地善良的。在施耐庵的笔下，“美”就是罪 

魁祸首，作者常常先是浓彩重抹地描绘她们的美貌：潘金莲 

“颇有些颜色”，“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纤腰袅 

娜，拘束得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碟乱”。一 J阎婆惜 

则长得“花容袅娜，玉质娉婷。髻横一片乌云，眉扫半弯新 

月。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玉笋纤纤，翠袖半笼无限 

意。星眼浑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离御苑，蕊珠 

仙子下尘寰”。杨雄之妻潘巧云只“乔素梳妆”便使得一堂和 

尚“都七颠八倒起来”，还有那清风寨刘知寨的夫人，“不施脂 

粉，自然体态妖晓；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含春黛，恰 

如西子颦眉；雨滴秋波，浑似骊姬垂涕”。白秀英不仅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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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色艺双绝，她“罗衣迭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 

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婉转，声如枝上莺啼；舞姿翩跹，影私 

花问凤转”。在这样一番看似极尽褒扬的描绘之后，作者便 

开始慢慢细数与她们的美貌相对应的极其丑恶的品行。 

首先是“淫”：潘金莲“为头的爱偷汉子”，在她那柳叶眉、 

桃花面之下，“常含着雨恨云愁”，“暗藏着风情月意”，引得一 

帮浮浪子弟时时来她家搅扰，直害得武大郎在清河县里住不 

牢，只好搬到了阳谷县。她先是千方百计地引诱武松，后又 

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一部《水浒》直使潘金莲名扬千古，成了 

“淫荡”的代名词。与潘金莲一样，阎婆惜长得漂亮，性情也 

淫荡，就因为宋江“于女色上不怎么要紧”，便十分不满意，一 

旦见到眉清目秀的张文远，就主动“以目送情”，“把言语来嘲 

惹”，很快就与他“打得火块一般热”。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 

通奸，贾氏则与管家李固早有私情。就连梁山好汉必须仰 

仗、而且确实给梁山好汉帮了大忙的李师师作者也没有放 

过。李师师乃京城名妓，连尊贵无比的皇帝也不顾体面，宠 

幸于她，其美貌自不必说，况且她Ft Ft迎来送往，什么人没有 

见过?然而一见了燕青人物不凡，竟也心荡神驰，百般挑逗。 

大约在作者看来此为妓女的本性吧。 

其次是“毒”：与这些女子柔弱的外表相反的是她们无一 

例外地都有一颗狠毒的心肠。中国有一句俗语，日“最毒妇 

人心”，而那些美丽的妇人的心似乎尤其狠毒。潘金莲的美 

貌在《水浒》的那些女性当中大约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因而她 

的狠毒也是数一数二的。著名美学教授易中天先生在他的 

文化专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谈潘金莲的毒时有一段很 

精彩的论述：潘金莲与西门庆私会，“武大郎来捉奸时，西门 

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却道：‘闲常时，只好鸟嘴卖 

弄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壶，也吓一交。’这真 

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 

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 

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 

一 脚踢翻了武大郎”o E3]更有甚者，为了能与西门庆长期私 

通，潘金莲不惜下狠手，毒杀老实巴交的武大郎。贾氏为了 

保全自身，与李固一起诬告丈夫，说什么“虚事难入公门，实 

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害得卢俊义 

差一点身首异处。此外如阎婆惜威胁宋江、潘巧云污蔑石 

秀、刘知寨夫人恩将仇报，迫害宋江、白秀英戏弄雷横，又当 

众辱骂殴打雷母等等，无一不是既歹且毒。 

(二)“美”与“善”的对立 

《水浒》一百单八将中不乏品德高尚、武艺高强而又形象 

俊美的好汉，如林冲、史大郎、武松、燕青等等，作者既极尽能 

事地渲染他们的勇武、侠义、正直，也不惜笔墨描绘他们健美 

的体格和英俊的容貌，如第二回写王进眼中的史进“刺着一 

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第二十三回宋江眼中的武松是 

“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 

浪子燕青是“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 

十分腰细膀阔”。且有“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遍体花绣， 

“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可见对于男性来说，“美”与“善”可 

以达到高度和谐统一，只是这一原则绝不能同时适用于《水 

浒》中的女性。 

《水浒》中的好女人不多，孙二娘、顾大嫂位列一百单八 

将之内，自然是好女人无疑，当得起一个“善”字，但是她们一 

个叫做母夜叉、一个号称母大虫，其名称就不能给人以任何 

美感。再让我们看看她们的形象如何：孙二娘是“眉横杀气， 

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棰似粗莽手脚。厚铺着一层 

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简直像个妖 

魔鬼怪。顾大嫂也好不到哪里去，长得是“眉粗眼大，胖面肥 

腰”。她们不仅容貌不美，在其他方面也丝毫没有女性特征， 

孙二娘力气大过壮汉，麻翻过往客商做人肉包子眼皮都不眨 
一 下，顾大嫂则脾气暴躁，“有时怒起，提井栓便打老公头；忽 

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作者的逻辑非常清楚，即美貌 

能使女人成为既淫且毒的恶女人，只有那些容貌丑陋、毫无 

女性特征的女人才能成为好女人。 

二、祸水观 

(一)红颜是祸水 

孔夫子很少论及女人，而他关于女人最著名的一句话便 

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难养，美貌的女子则更为 

难养，我国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妲己、褒姒、杨贵妃因 

为美貌祸了自己的国，西施因为美貌祸了别人的国，同样， 

《水浒》中漂亮的女人们全都成了英雄的祸害。仔细分析一 

下英雄们被逼上梁山的原因就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英雄 

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美人所害。林冲娘子是《水浒》中长得美 

丽而未遭作者贬损的一个女性形象，但林冲屡遭迫害、九死 

一 生，最后只得上梁山为寇，都是因为她的美丽；宋江先是被 

阎婆惜逼得犯下了人命官司，后又遭刘高的老婆陷害；武松 

因潘金莲毒杀亲夫，才不得不为兄报仇，杀了潘金莲，服刑期 

间遭张督监暗算，但美丽的“妹妹”玉兰是主要的帮凶；潘巧 

云与裴如海偷情、又离间杨雄和石秀的兄弟之情，才迫得石 

秀杀死裴如海，又才有了杨雄杀妻；此外如鲁智深三拳打死 

镇关西是因为卖唱的金翠莲，雷横获罪是因为打死了白秀英， 

卢俊义、朱仝等则都是间接被女人所害而被迫上梁山的。 

(二)“不近美色”是英雄的重要品德 

正因为红颜是祸水，所以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做一个 

响当当的人物，就必须远离美色，于是“不近美色”被视为是 

英雄好汉不可缺少的美德。《水浒》中的许多好汉尽管年轻 

力壮，无论食量、酒量还是体能、精力都超过常人，但是却没 

有妻室，对女性也不感兴趣，如史进、李逵、武松、杨志、阮小 

五、阮小七、雷横、石秀、童威、童猛、张横、张顺等等。作者对 

这种独身主义显然持极为赞赏的态度，如第三十二回独火星 

孔亮出场时作者赞叹道：“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 

郎”。武松面对潘金莲的美丽和百般引诱豪不动心，可以由 

伦理道德来解释，但是他面对玉兰时也照样不为所动，就只 

能是“英雄本色”了。英雄们不仅自己不恋女色，对他人的好 

色之举也不能容忍。武松在蜈蚣岭松树林中见到王道人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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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妇人看月戏笑时，便“立刻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直拿那王道人和无辜道童祭了他的戒刀，又放火烧庵才算解 

了恨”。_4j武松被后来的评论者们惊为“天人”，其洁身自好、 

不近女色的品德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对于那些有妻室、且妻子还颇有姿色的好汉们，作者的 

态度就更有意味了。这些英雄们已然近了美色，这在作者看 

来是他们品德上一个不小的污点，为了不影响英雄的形象， 

施耐庵便极力地替他们洗刷，于是宋江收养阎婆惜是阎婆主 

动提出来的，是其善举的回报且是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更 

何况宋江很快就不怎么把阎婆惜放在心上了，因为他原本就 

“于女色上不怎么要紧”。杨雄、卢俊义有美妻在侧，可是他 

们“每日只是刺枪使棒，打敖筋骨，结交江湖朋友，说些豪杰 

事务”，对他们美丽的妻子十分冷淡。也只因为如此，他们才 

仍然当得起“好汉”二字。如果有谁违反了“不近女色”这一 

道德准则，那就当不起“英雄”二字，更不配受英雄们的尊敬 

了。《水浒》写李逵对宋江的发难最能说明这一点。了解《水 

浒》的人都知道李逵打从见宋江第一面起，就认定了宋江是 

最了不起的英雄，当之无愧的“哥哥”，他随时随地愿为宋江 

赴汤蹈火、肝脑涂地，是宋江的第一心腹人物。可也是这个 

李逵，有一次几乎想要了宋江的命，其原因正在于他所信奉 

的好汉的标准。他对宋江竞收养过烟花女子阎婆惜本就有 

些许失望，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元宵夜逛东京，宋江又和柴进 
一 起去会李师师，对坐饮酒，有说有笑，他便“自肚里有五分 

没好气”，“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也 

不管会陷于何等危险境地，到底找了个由头闹将起来，又放 

了一把火才稍稍泄了一点儿恨。归途中，又借捉鬼之名残忍 

地杀死了偷情的狄太公的女儿，借以进一步发泄心中未熄的 

怒火。因此，当刘太公告知宋江强抢了他家女儿时，李逵的 

愤怒便达到了顶点，心中的偶像终于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 

于是二话不说，“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 

‘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又“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 

宋江”。他还对宋江大叫：“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女色的好 

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 

师师便是大样!”李逵的叫骂正好暴露出他的愤怒“不是为民 

伸冤、打抱不平，而是因为宋江触犯了他心中神圣的英雄信 

条，即不贪女色”。t4 J在李逵看来，只要触犯了这一条，就不是 

什么好汉，就不配当什么大哥，更不配谈什么“替天行道”。 

中世纪时的西方社会，骑士小说非常流行，这些小说描 

写了大量英雄救美的故事，那些骑士们常常为了某一个美丽 

而尊贵的小姐或妇人甘愿赴汤蹈火，哪怕冒生命的危险也在 

所不惜，最后终于赢得芳心。受这些骑士小说的影响，西方 

人认为英雄救美人是最浪漫的事情，美女配英雄是最完美的 

结合。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恰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 

雄与美人的关系不是融合的，而是绝对对立的，所以我们在 

《水浒》中绝对看不到像西方骑士那样的英雄救美人的浪漫 

情节，相反，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英雄杀美人的残忍画面。如 

作者写武松杀嫂“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 

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查一刀，便割下那妇 

人头来，血流满地”。杨雄杀自己的妻子也豪不含糊，“把刀 

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再“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 

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又将尸体支解了才罢手，并 

且连丫头迎儿也不放过，“手起一刀，挥作两段”。作者用痛 

快淋漓的笔调详细地描绘残杀的过程，流露出与武松、杨雄 

同样解恨的快感。当然，一百单八将中也有救过女人的，并 

且救了两次，那就是鲁智深，一次是金翠莲，一次是桃花庄刘 

太公的女儿，但鲁智深的救人完全出于行侠仗义，与美人豪 

无关系。 

三、两个饶有意味的“例外”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在《水浒》中有两个人不符 

合本文上述所说的原则，这就是王矮虎和扈三娘。他们都位 

列一百零八将之中，自然都是“英雄”人物，但是他们却一个 

好色，一个美丽，与作者所认定的英雄和好女人的标准都大 

相径庭。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他们恰恰是夫妻!表面上看， 

宋江将扈三娘许配给王矮虎是信守诺言，实际上正体现了作 

者的意图：这两个人从表面上看起来悬殊很大，很不般配，但 

本质上他们正好是天生的一对，而且这样的一对只能是“英 

雄”中的次等货，他们的座次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扈三娘归入 

梁山泊之后，屡有建树，大战呼延灼时与林冲、秦明并列首发 

阵容，且是唯一有擒获者，但排座次时，她的排名仅是地煞第 

二十三，总排名第五十九，而被她阵上活捉的呼延灼的副手、 

天目将彭圮反高出她整整十六名，王矮虎则不高不低，正好 

排名地煞第二十二，恰在扈三娘的上头。 
“

一 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 

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 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既如 

此，那么这一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也将表明 

该文明中男人和女人的个性、本质和灵魂”。l J多角度重新审 

视古典名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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